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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写作有实验吗?”

现代学科的艺术史自诞生以来,在包括传记写作、图像学、艺术社会史、全球艺术史在内的研究路径上,
也在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物质材料、强调实证考据的研究旨趣,由此成

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21世纪以来,一方面,当代艺术史学史需要展开新的可能与方向,呼唤新的学

术方法与历史书写方式,另一方面,面对新历史学、哲学理论、图像研究、技术哲学等研究视域的介入,艺术

史学的科学性与实证性受到新的质疑与挑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研究艺术的学问,尤其在来自当代艺术

或“实验艺术”、“前卫艺术”的创作冲击,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学术材料处理能力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传统的

艺术史书写与理论研究常常陷入失语的窘境,就此或许要问,这门历史传统悠久、学科高度规范,并积累了

精深的文献材料与稳定的学术面貌的艺术史学科,在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还有可能存在实验性的写作

吗? 进一步的,一种敞开自身、与艺术作品交互共振的写作,能否纳入到艺术史书写的范畴,能否在艺术研

究与艺术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构建新的桥梁?
基于此,《艺术学研究进展》围绕“艺术史写作有实验吗”展开专题征稿,在本期栏目中,读者可在各篇论

文之间逐次看到艺术史写作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互动,艺术史与媒介史、技术史的研究交汇,以及当代视野

下的艺术学研究方法更新与跨文化美术史视野。在其中,黄小凡的《隐秘的开放———库尔贝<世界的起源

>与拉康》围绕一张曾由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收藏的库尔贝名作《世界的起源》,条分缕析地展示了艺术史

与精神分析、现实主义艺术与实在界概念之间的碰撞和对话,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19世纪现

实主义艺术史进行重新理解,更提醒我们重审现实主义在20世纪以来现当代艺术中的余音,即一种当代视

野下的“无边的现实主义”。此外,在今天,围绕艺术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方面已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另
一方面也时常遭遇某种理论先行、概念套用的批评,而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因其创作与收藏的独特历史,
得以将艺术家与理论家的工作直接勾连,文章也通过对于艺术哲学问题的反思,或多或少地回应了上述批

评及其带来的限制。
我们也知道,艺术与哲学的对话及学科的跨越实则并不新鲜,胡子航的《从阿佩莱斯之线到维米尔的窗

口:论再现性绘画中的光线问题》便将目光转向艺术史的传统与古典时期,在阿佩莱斯与维米尔之间,在阿

尔伯蒂与瓦萨里、贡布里希与沃尔海姆之间,展现了作为概念的“再现”在艺术家创作实践与艺术理论家工

作中的不断推进与面貌变化,也将研究延展到了艺术与哲学、光学、技术相互交织的当下层面,显示了技术

问题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对于艺术史写作范式的扰动。
同样的,在今天,媒介研究与哲学理论一起进入到了艺术史写作的内部,而正如艺术哲学的古已有之,

媒介的理论研究与知识考古既方兴未艾,也与艺术史学的过往历史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在被我们早已视

为陈旧与可被超越的对象、作为现代主义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代表人物的格林伯格那里,其对现代绘画媒介

特性的自觉强调,并未随着前卫艺术的落幕而完全消失,反而汇合在了当下媒介研究的发展路径之中,而成

为我们回溯并更新现代艺术史学与批评理论的方向之一:如果说格林伯格彼时的艺术写作已透露出某种实

验性的意味,他用“更新的拉奥孔”试图更新莱辛与康德,以期抵抗艺术史及学院体制中的“亚历山大主义”,
那么在此之后,在一种迅速的学科建制与系统化进程中,格林伯格曾经的写作实验也很快被塑造成为知识



的权威,因而更需呼唤一种不断的实验与新一轮的解域和辖域。这样,一方面,对于格林伯格文本的重新研

究与细致阅读,便成为关于艺术史实验式写作的“研究的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到实践,在格林伯格那里,
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大师似乎也更多地走向了对艺术本体的探索、对形式美学的提纯,而站在当代

媒介理论的视域下,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拼贴则既可与20世纪初的社会现实、公众传媒发生关系,也对此后的

当代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更可通过从毕加索到麦克卢汉的具体案例,促成当代媒介理论与已成过去的现代

主义-形式主义的迂回相遇,孙晨馨的《拼贴:重组与新生———媒介理论视域下的毕加索立体主义拼贴作品研

究》便是在此方向下的努力。这样,当两篇媒介相关论文分别从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的角度辐射开来之后,
我们便在卫诗磊的文章《作者视角下影像创作的媒介流变》中,真切地看到对一位今天的艺术实践者而言,
媒介的历史流变与技术的迅速更迭,如何经过处理、调适和转换,如何通过研究与创作的互相激活,实际地

进入到当代影像的作品之中。
我们已经提到,艺术史写作实验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对于艺术史经典大师的深入再研究,是经由新的

视角与方法所展开、与相关研究传统及学术史脉络碰撞出的别样关系。罗逸飞的论文《性别何以开放视

野———女性主义介入艺术史书写》便从历史、理论与艺术家个案等各个角度,经现代主义、后结构而至后人

类、新物质主义,较为全面地回顾并评述了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进入艺术史书写的过程,从中既梳理了当代

女性主义由法国漂流至英美的理论旅行,以试图绕开某种现实的正确与身份政治的滥觞,也为我们枚举了

女性主义艺术史发展至今的主要成果与未来可能的问题;王芳菲菲的《波普艺术与“晚期风格”———安迪·
沃霍尔晚期绘画作品研究》则主要引用来自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概念、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

视角,对于相对而言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安迪·沃霍尔的晚期架上创作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对相关文献做

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整理与关联的基础上,文章也将安迪·沃霍尔不那么“波普”、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晚期“代
表作”,放置在了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转折的锚点,以及身体和社会正面交锋的活跃文化地带之中。

最后,作为中国的学者,对于西方艺术———无论是古典艺术史还是现当代艺术家———的研究,如何能够

做到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时代,广泛接触并掌握更为全面和一手的研究材料,如何灵活运用新的理论视

角和研究方法,在写作中实现与具体艺术案例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艺术史研究的学科建构与批

判反思,以此真正走出对于西方研究文献的翻译和嫁接,以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实现与国际学界平等而顺畅

的对话,自然是新一代艺术史学人的任务和使命。而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引入跨文化与全球艺术史的

广阔视角,亦既是当前学界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更可在西方艺术史的研究与中西美术比较之中,充分发挥

中国学者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晨露的《自画像中的“风景”———英国国家肖像画廊藏乔治·钱纳利<自画像

>研究》便聚焦钱纳利这位曾与中国艺术发生密切与直接关系的英国艺术家,在其一幅自画像中试图还原

这位艺术家自我认同的身份意识与不断迁移的精神状况,也试图找寻寓于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之中东西方

跨文化的差异图景。而重要的是,在跨文化美术史视域下对于文化边界的具体考究,在中西方美术之间所

开展的直接对比,有时或会在某种狭隘的立场与意识形态之中,落入到单一与固定的立场,落实为究竟何种

文化占据主导、何种艺术的历史更为重要的窠臼,而闪现在东西方艺术与图像之间的动态、交错与模糊,多
种文化脉络的往复流动,或才真正显现为全球艺术史不断跨越边界的运动态势,提示了跨文化研究方向下

充满动态的多重可能,也在艺术史学科相对稳固的根基的一侧,以思想的运动与写作的创造,朝向了“实验”
的应有之义。

本期主编:张晨(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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